生死疲劳
1． 最先抢到大雁的人，心中大概会狂喜，但他手中的大雁随即被无数只手扯住。雁毛脱落，绒毛飞起，雁翅被撕裂了，雁腿落到一个人手里，雁头连着一段脖子被一个人撕去，并被高高举到头顶，滴沥着鲜血。许多人按着前边人的肩膀和头顶，像猎犬一样往上蹿跳着。有的人被踩倒了，有的人被挤扁了，有的人的肚子被踩破了，有的人尖声哭叫着，娘啊，娘啊……哎哟，救命啊……集市上的人浓缩成几十个黑压压的团体，翻滚不止，叫苦连天，与喇叭的啸叫混杂在一起，哎哟我的头啊……这场混乱，变成了混战，变成了武斗。
2． 现在的猪，我见过，就像现在的鸡鸭一样，被配方饲料和化学添加剂毒害得半痴半呆，绝对弱智，哪里有我们当时那些猪的风采？我们有的腿蹄矫健，有的智力非凡，有的老奸巨猾，有的能言善辩，总之是各个脸谱生动，各个性格鲜明，这样的一批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了。现在，那些五个月便长到三百斤的白痴，做群众演员都不够格啊。所以，我想，白哥曼拍《养猪记》的事，多半要化为泡影。是是是，甭你提醒，我知道好莱坞，也知道数码特技，但那些玩意儿，一是成本昂贵，二是技术复杂，最重要的是，我永不相信，一头数码猪，能再现出我猪十六的当年风采。就是刁小三，就是蝴蝶迷，就是这些“碰头疯”们，他们数码得了吗？
3． 我驮着小花，沿着杏园猪场东侧那条沟渠，进入运粮大河。大河向东流，波涛汹涌。西边天际，火烧云，彩云变化多端，青龙白虎狮子野狗，云缝中射出万道霞光，照耀得河水一片辉煌。
4． 其实，高尚不高尚，不在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而所谓的“高尚”，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5． 当我和她闹离婚时，她流着泪质问我：我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对？我的儿子也质问我：爸爸，我妈妈哪一点对不起你？我的父母骂我：儿子，你还没当大官呢，合作哪点配不上你？我岳父岳母骂我：蓝解放，你这个蓝脸的小畜生，你撒泡尿当镜子照照去！我的领导也语重心长地劝我：解放同志，人要有自知之明啊！是的，我承认，黄合作没有一点错误，而且她也绰绰有余地配得上我。但是我，我就是不爱她。
6． …她那没有耳垂的瘦耳朵，她腮上那颗有一长一短两根黑毛的瘊子，以及她身上那股子混合了油条制作全过程的气味，都让我厌恶。（性的厌恶）
7． 星空深邃无边，四棵大梧桐上，那些浅紫色的繁花，在浑浊的月光下，像活着的蝴蝶，仿佛随时都会翩翩起舞。
8． 她在我的嘴吻着她的瞬间，全身突然僵硬如木雕，肌肤冰凉，但很快她就松软了，瘦骨伶仃的身体似乎膨胀起来，柔软得如同没有骨头，灼热得如同火炉。起初我还睁着眼睛，但马上就闭上了。她的嘴唇在我嘴里膨胀着，她的嘴巴张开了，一股犹如新鲜扇贝的鲜味儿布满我的口腔。我无师自通地把舌头探进她的嘴里，去逗引她的舌头，她的舌头与我的舌头勾搭在一起，纠缠在一起。我感到她的心脏像小鸟一样在我胸前扑腾，这时她的双手已经搂住了我的脖子。
9． 我是一条狗，不负责“扫黄”问题，我把你这件风流事儿抖搂出来的目的是想说明，即便与你有过性关系的女人，她的气味也是浮在你的基本气味外边，你认真地洗上一个澡，往身上喷洒点香水，就基本上可以把她的气味清除或者掩盖，但是这一次却不同，这一次你身上没有精液气味，也没有她的体液气味，但分明有一股极其清新的气味与你这个人的基本气味发生了混合，使你的基本气味从此发生了变化。于是我就明白了，你与这个女人之间，已经产生了深刻的爱情，这爱情渗入了你们彼此的血液、骨髓，无论什么样的力量，也难把你们分开了。
10． 过了十几分钟，全县城都被鸟叫声笼罩，月光渐渐黯淡，黎明悄然降临。
11． 我看到她眼睛湿漉漉的，但喷出的却是火焰。
12． 世事犹如书籍，一页页被翻过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狗也要与时俱进，面对现实生活。
13． 数字分崩离析，时间成为碎片。
14． 有一种爱，能让心脏破碎；有一种爱，能让头发里渗出血液；沉溺在这样的爱情当中，宽容的人们，能否原谅我们？
15． 我们流着感恩的泪水做着，身体漂浮起来，从窗户漂出去，漂到与月亮齐平的高度，身下是万家灯火和紫色的大地。我们看到：母亲、合作、黄瞳、秋香、春苗的母亲、西门金龙、洪泰岳、白氏……他们都骑跨着白色的大鸟，飞升到我们的目光看不到的虚空中去了……
16． 此时，在我们上下左右，月光如同蔚蓝的海水与浩瀚的天空连成一体，而我们，则是这海底的小小生物。
17． 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
18． 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找不到人帮助，他们也不想找人帮助。他们互相搀扶着向车站广场奔跑。他们喘息不迭，跑跑走走，走走又跑跑。人真多啊，街上人真多。大街小巷里都是人。刚开始时人流向南涌，穿过人民大道后，人流往北涌。他们心急如焚，但他们快不了。雪花飘到他们头上，脸上。雪花在灯光中飞舞着，犹如杏花纷谢时。西门家大院里杏花纷谢，西门屯养猪场里杏花纷谢。那些杏花都飘到县城里来了，全中国的杏花都飘到高密县城里来了啊！
总结：
对于莫言生死疲劳这本巨作，我想谈两点：幽默与时间。
我算是一位并没有什么文学鉴赏力的作者，在写文学评论的时候大多也都遭到老师的批评。所以这或许导致了我在欣赏一本书时，并不会过多地注重作者在细致的技法上所做的功夫，而是直观地体会这些精心安排给予读者的感受。毕竟，所有的文学技法都是为了书中某种文学主体而作用的。
“五十年代的人是比较纯洁的，六十年代的人是十分狂热的，七十年代的人是相当胆怯的，八十年代的人是察言观色的，九十年代的人是极其邪恶的。”
《生死疲劳》带给我的第一个震撼便是他的时间。莫言在故事中用六道轮回跨越了中国近代发展最快的五十年，这其中小则记载着农村社会样貌的千变万化，从土房子到砖瓦房；从马车到汽车；从那一个个淳朴的农村人到精通世事的上人。大则映射了中国近代五十年社会的变迁：农村逐渐城市化的变迁；人民公社的成立、土地公有化，再到土地私有制、社会返回个人发展道路的变迁；共产主义思想在人民心中的变迁……将宏大的编制融入一本长篇小说甚至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莫言所做的，是加入了五“位”有趣的动物：驴、牛、猪、狗、猴。他们是地主西门闹的转世，在文中，莫言笔下的动物既有其本能，也有西门脑残留的属于人的智慧与性格。因此，这样一位生于人世但又仿佛与人世相隔的主人公就这样被创作出来了。这样的好处是，生而为人，西门驴、牛、猪等等能够读懂人类的行为与情感；但动物之躯，将西门闹的思想巧妙地与直观地人世隔绝开来，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像一个摄像机一般——记录了中国五十年来的发展。正所谓旁观者清，在这样一个动物的视角下，西门闹获得了不同的机遇，望见了人背后的种种欲望的释放：蓝解放与庞春苗违背婚姻道德的偷情；西门金龙与庞抗美的私情交易……生为西门闹，恐怕这些“幕后剧情”是难以以合理的方式被莫言揭示的。以这种巧妙的方法，莫言如此记录下了50年的时代车轮在每一个角色上留下的印记，这也是我读完全书后最受震撼的方面之一。
第二个震撼便是莫言特有的幽默。莫言最擅长的是，在极度痛苦与压抑之中仍旧保持幽默。相比他的干兄弟余华，莫言并没有把幽默留给自己，痛苦留给读者，而是让读者在幽默与痛苦之间坐过山车。而这一幽默之下所揭露的是一种对于生活摧残的释然。在驴生之中，西门驴目睹了自己家庭因为蓝脸的“几把”而分崩离析。他曾多次说道，xxx的几把捣出来的一堆事儿。这样粗俗且略显幽默的语言中，残留的是九分不甘之下的一分无奈。此外，在反复的轮回之中，读者能明显感受到西门闹的声音正在逐渐减弱。驴生之中，西门闹的意识与西门驴割裂明显；西门闹的怒火与回忆反复洗刷着驴的躯体。然而，在一次次的轮回转生之下，每一次对于西门闹记忆的回忆都变得愈来愈突然、深沉，像是从记忆的最深处挖掘出了某些陈旧的古董。而取而代之的是动物的本性。在驴生之中，他享受着咀嚼谷物的驴乐：“我不由自主地咀嚼和吞咽，在吞咽中，又使我找到了一种纯驴的快乐。”在牛生之中，他兢兢业业地耕地，享受着与牛做爱的性欲。在猪生之中，他时儿享受着猪被人饲养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时而因为自己残留的人智，统领群猪。渐渐地，西门闹的冤屈与怒火被时间洗刷、西门狗也不愿意回忆当时的种种悲剧。莫言在西门闹身上传递了一种经历世事之后淡然的生活态度。在转世轮回之中，他望见了自己身上的种种欲望在家人、挚友身上的映射，于是也逐渐理解了生而为人，内核中所蕴含的基本的欲望——牲畜也是如此。莫言说过，“死去的人难再活，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哭着是活，笑着也是活。”在西门闹身上，我们得以看到莫言对生命起起伏伏的淡然与活在当下的随性。此处的随性并不是指任兴趣欲望使然，而是一种不拘泥于某时某刻、不对自我命运未来与过去过度要求的平淡。回到正题，莫言的幽默正式这种淡然观点的直接体现：在最痛苦时狂笑。又有什么能比幽默更能体现一个人对于生命的看淡呢？世事纷争，一笑而过，或许才是这份幽默后所传递的态度。
这篇随笔本该到此结束，但是作为一个农批，在写作的休息片刻无意中瞄到了农与戴建业老师合作对于大司命的解读。大司命是云海图中的一位掌管生死的神明。大司命在古代文学的描述中性格略显嚣张，性格豁达的神明。这与其对生死的观点相辅相成。大司命认为，死为生之延续，生为死之起始。生死代代轮回，永不停止。可见中国古代的生死观是十分通达的：生生死死轮回，对于死与生皆以平常之心对待。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对生死的诠释，也可见这一生死的思想观念对于许多当代作家生死观的影响。事实上，在全球，生死的诠释向来趋近于一种轮回的解释。在大卫·伊格曼的《生命的清单》中，就阐述了人的三次死亡：生理性、法律性、社会性。而其中，社会性的死亡则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彻底被遗忘。这一观点我曾无数次提到，而在读了《生死疲劳》之后，我对其有了些许新的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有着祭祀先祖的节日与习俗，一次次的祭祀正是为了让后人铭记这些祖宗，让他们在时间的沙海中找到回家的路。而这一次次的祭祀何不是一种轮回，使先祖、逝者的生命在一代又一代的记忆中再生；每一代的人都对于那未曾谋面的逝者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为他们每次的重生都成为了不同的“动物”。同样的，或许也正是这种记忆中的无数次重生，也促生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对于生死淡然的观念。若不被遗忘，怎能算是真正的死亡？对于作家，书本会记住一切；对于动物，森林会记住一切；对于每个人，家人会记住一切。
所以，无论过去的风挂向了何处，事成与否，请你引导未来的风向，继续随风而去。 
死去的人难再活，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哭着是活，笑着也是活。
——莫言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曹操

